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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在生活系列講座
圓玄學院主辦、香港人文哲學會協辦

「莊子析義」八之四：〈人間世〉
講者：劉桂標

1 概述

－〈人間世〉一篇篇名，其義為人間的世界。

－此篇的主旨在說明人生於現實世界，有許多艱難和困厄，莊子於此指出超越種種困難的方法──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自在。

－郭象在《莊子注‧人間世》題解中說：

與人群者，不得離人。然人間之變故，世世異宜，唯無心而不自用者，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。（〈人間世〉題解）

釋：據此可見，這可說是一種道家式的義、命分立觀點：
／命－指現實生命，有必然的限制而沒有自由可言。

－「與人群者，不得離人」、「人間之變故，世世異宜」
＼義－指自由心靈，可超越現實的限制而有真正的自由。

－「無心而不自用者，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」
－本篇各段大意：

1. 「顏回見伸尼」至「而況散焉者乎」：通過顏回見伸尼的故事說明人臣與暴君相處的險阻。
2. 「葉公子高將使於齊」至「此其難者」：再通過葉公子高請教孔子的故事說明人臣在政治工作上的險阻。
3. 「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」至「可不慎邪」：再通過顏闔請教蘧伯玉的故事說明人臣與暴虐皇儲相處的險阻。

4. 「匠石之齊」至「不亦遠乎」：通過匠石見看見櫟社樹的故事，說明無用之用的道理。
5. 「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」至「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」：通過南伯子綦看見大樹的故事，說明不材才是大材的道理。

6. 「支離疏者」至「又況支離其德者乎」：通過支離疏的故事，說明身心殘缺才以享盡天年的道理。
7. 「孔子適楚」至「無傷吾足」：通過接輿與孔子對話，講出當時社會的種種險惡，並勸人以自由精神加以克服。
8. 「山木自寇也」至「而莫知無之用也」：說明無用之用可以存身的道理。
第1、2、3、7段主要講命的領域，第4、5、6、8段主要講義的領域。
2 莊子的命運觀

I 道家式的義命分立觀點

－儒家說命運、命限時，可說是一種義命分立的觀點。

其較精確的說法見諸孟子：

孟子曰﹕「求則得之。舍則失之﹔是求有益於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﹔是求無益於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」（《孟子．盡心》上）
釋：／自然世界－具必然性，無自由可言，人受到限制。
－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﹔是求無益於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
＼價值世界－無必然性，有自由可言，人不受限制。
－求則得之。舍則失之﹔是求有益於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
→儒家講命，並非命定論（i.e.主張人是被決定的、不自由的），∵雖仍為人的現實生命一義下可說是被決定的，但在另一義下亦講人的自由。其義命分立的觀點亦有其合理處，∵生死、富貴之事，確非人力所能主宰，但作道德實踐等等能價值實踐之事，卻完全是自由、自主、自決的。

－莊子在〈人間世〉中的一段，好象否定了義與命的區分：

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，命也；其一，義也。子之愛親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；臣之事君，義也，無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是之謂大戒。是以夫事其親者，不擇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擇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。自事其心者，哀樂不易施乎前，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（人間世）
釋：這裏好象說命與義皆是被決定的，無自由可言。然而，仔細看，卻可見莊子這裏對命、義的用法與儒家異：

／命－自然的限制，e.g.生死富貴（這裏說子之愛親是命，應指人的血緣關係）

＼義－人為的或社會的限制，e.g.暴君及其苛政（這是〈人間世〉中特別強調的）
→此義不同彼義，與命一樣指限制義、必然的領域

以下兩段講出暴君的險惡：

回聞衛君，其年壯，其行獨。輕用其國，而不見其過。輕用民死，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，民其無如矣！（人間世）
釋：顏回要事暴虐的衛君。

有人於此，其德天殺。與之無方則危吾國，與之為有方，則危吾身。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，而不知其所以過。（人間世）
釋：顏闔要事嗜殺的衛靈公太子。

－莊子對於命的討論，〈人間世〉中最突出的一段為第7段：

孔子適楚，楚狂接輿遊其門曰：「鳳兮鳳兮，何如德之衰也！來世不可，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。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；禍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已乎，臨人以德！殆乎乎，畫地而趨！迷陽迷陽，無傷吾行！吾行郤曲，無傷吾足！」（人間世）

釋：此段（esp.「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」一語）對人生有很深刻的存在的感受（用存在主義的用語），反映當時戰國亂世的情況。大家可參考以下的記載：
仲尼既沒之後，田氏取齊，六卿分晉，道德大廢，上下失序。至秦孝公，捐禮讓而貴戰爭，棄仁義而用詐譎，苟以取強而已矣。夫篡盜之人，列為侯王；詐譎之國，興立為強。是以傳相放效，後生師之，遂相吞滅，並大兼小，暴師經歲，流血滿野；父子不相親，兄弟不相安，夫婦離散，莫保其命， 然道德絕矣。晚世益甚，萬乘之國七，千乘之國五，敵侔爭權，蓋為戰國。（劉向《戰國策書錄》）

→莊子在內篇中講人為的或社會的限制遠多於自然的限制。這點可與老子講無為的觀點相通，i.e.人之所以不自由，是由於為（人為的造作）。在〈人間世〉便提到以下的人為的造作：
德蕩乎名，出乎爭。名也者，相札也；知也者，爭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（人間世）

「德」這裏指違反人性的道德觀，常令人過分追逐名聲；「知」提不合乎理性反省的思考或認識，常令人過分投入無謂的爭論。
II 安命、無用之用與自由精神

－〈人間世〉以德稱自由的領域（這裏包括孝、忠等真正價值活動），更以安命、無用之用二語來表示這種自由精神。
－依莊子，超越命限之道，一義下可稱為「安命」。除了上述「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」表達此意外，他在別處亦說：

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（德充符）

釋：這裏是從命（必然、自然）處講主體自由。「安」字意指對於命運應加以順應，隨遇而安，不作無謂的抗衡。以下一段文字最能說明這種順應自然命限的意思：
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，而問於蘧伯玉曰；……蘧伯玉曰：「善……形莫若就，心若和。雖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為顛為滅，為為蹶。心和而出，且為聲為名，為妖為孽。彼且為嬰兒，亦與之為嬰兒；彼且為無町畦，亦與之為無町畦；彼且為無崖，亦與之為無崖；達之，入於無疵。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當車轍，不知其不勝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！積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幾矣！汝不知夫養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與之，為其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與之，為其決之之怒也；時其飢飽，達其怒心。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，順也；故其殺者，逆也。夫愛馬者，以筐盛知，以蜄盛溺。有蚊虻僕緣，而拊之不時，則缺銜毀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。可不慎邪！」（人間世）

釋：待人處世，在經驗上不能違反自然的規律，要順應自然的規律，否則難以實現理想和價值。文中講事暴君，也要順應其本性而加以勸勉和指點。這點可作為安命的註腳。

－在另一義下，超越命限之道則可稱為「無用之用」或「無用乃大用」。這可說是超越命限的積極義，從義（自由、價值）處講。

－講者以為此用語有二意思：

／消極意義的自由－主體精神不受限制的自由

＼積極意義的自由－由主體作價值實踐達致的精神自由

1 消極意義的自由
－相關原文有：

匠石之齊，至於曲轅，見櫟社樹……。曰：「……散木也。以為舟則沉，以為棺槨則速腐，為器速毀，以為門戶則液樠，以為柱則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無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壽。」歸，櫟社見夢曰：「……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，幾死，乃今得之，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，哉其相物也？而幾死之散人，又烏知散木！」（人間世）
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見大木焉有異，……仰而視其細枝，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；俯而視其大根，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；咶其葉，則口爛而為傷；嗅之，則使人狂醒，三日而已。子綦曰：「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，以此不材！」（人間世）
山木自寇也，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之用也。（人間世）
支離疏者，頤隱於臍，肩高於頂，會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兩髀為。挫鍼治繲，足以餬口；莢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徵武士，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閒；上有大役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；上與病者粟，則受之三鍾與十束薪。夫支離者其形者，猶足養其身，終其天年，又況支離其德者乎！」（人間世）

釋：前三段講物，esp.樹，後一段講人，i.e.支離疏。

－任何事物，包括人，如隨意地、主觀地對其人生目的與價值加以規限，則反而破壞了其人生目的與價值。∴真正的人生目的與價值可說是無隨意的、主觀的規限。∴無用之用，才是事物，包括人的真正目的和價值（大用）。無用之用有時稱作不材之材。

注意：這裏講的「無用」如老子的「無為」一般，是指沒有隨意限定的用而非完全無用（.g.以為人是傷殘或弱智者比正常人有用）。

材與不材之間的故事最能說明這個意思：

莊子行於山中，見大木，枝葉盛茂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問其故，曰：「無所可用。」莊子曰：「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。」子出於山，舍於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命豎子殺雁而烹之。豎子請曰：「其一能鳴，其一不能鳴，奚殺？」主人曰：「殺不能鳴者。」明日，弟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昨山中之木，以不材得終其天年；今主人之雁，以不材死。先生將何處？」莊子笑曰：「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。……」（山林）

講者：最重要的並非不材或無用，而是不限定於那方面的材及用。≒無為、自然（自由）
2 積極意義的自由

－第二個意思－有類於我們上一講提到的康德講美是「無目的的合目的性」(purposiveness without)。這裏可說莊子講的無用之用是一種藝術的自由精神，此與遊戲的精神相通。

－在莊子，與此相應的觀念是「遊」的觀念。

／〈逍遙遊〉是《莊子》內篇的首篇，一般學者都將它視為莊子哲學的總綱領，而莊子以「遊」名此篇，可見其為十分重要的觀念。

＼另外，單以內篇來說，「遊」此一觀念就出現了三十次，其要者有「遊無窮」、「遊乎四海之外」、「遊乎塵垢之外」、「遊刃必有餘地」、「乘物遊心」、「遊心乎德之和」、「遊於形骸之內」、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」及「遊於無有者」等語。由此看來，它在莊子哲學中實在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－其中，「乘物遊心」一詞在〈人間世〉中出現：

夫乘物以游心，托不得已以養中。（人間世）

3 莊子的工夫論（心齋、坐忘）

－莊子在〈人間世〉提出的心齋義、在〈大宗師〉提出坐忘義，都是其工夫論的重要觀念。∴本講雖未正式講〈大宗師〉注及其詮釋，但其中的坐忘義也須加以討論。

－莊子心齋義的原文及郭注：

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！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（人間世）
【注】去異端而任獨（者）也（乎）。（遣）〔遺〕耳目，去心意，而符氣性之自得，此虛以待物者也。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。

－莊子坐忘義的原文及郭注：

顏回曰：「回益矣。」仲尼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仁義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他日復見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禮樂矣！」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他日復見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蹴然曰：「何謂坐忘？」顏回曰：「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」仲尼曰：「同則無好也，化則無常也。而果其賢乎！丘也而後也。」（大宗師）
【注】夫坐忘者，奚所不忘哉！既忘其跡，又忘其所以跡者，內不覺其一身，外不識有天地，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。
－郭象對莊子工夫論主要觀念的注釋有兩點可注意：

1. 其注釋很簡略。

莊子主要講工夫論本身，但郭象則講工夫論的本體論基礎──一切工夫皆出於本心或真心。∴不重視講具體的工夫，對具體工夫略過不提，只講工夫的最高原則或理想。

2. 莊子本義重工夫的分別義，特別是其先後次第；但郭象卻重工夫的圓融義，不重視工夫的先後次第。

／莊子的心齋義：聽之以耳→聽之以心→聽之以氣

＼郭象的心齋義：聽之以耳、聽之以心、聽之以氣相即不離，是一工夫的三方面。

／莊子的坐忘義：忘仁義→忘禮樂→墮肢體、黜聰明、離形去知、同於大通（可再區分為墮肢體→黜聰明→離形去知、同於大通）

＼郭象的坐忘義：迹（價值實踐的經驗活動，即具體工夫）與所以迹（價值實踐活動的超越根據，即本心）圓融為一。

→借用佛教用語，莊子可說是漸教、郭象可說是頓教：

／莊子的漸教義：從凡人境界（現實層面）建立工夫義，須下學上達。

＼郭象的頓教義：從聖人境界（理想層面）建立工夫義，可當下即是。

郭象義雖與莊子義不同，但卻是對其義的調適上遂，並非違反其宗旨。

i.e.漸教（也可稱為漸修）講出工夫的現實面相（次第相、艱苦相等），頓教（也可稱為頓悟）講出工夫的理想面相（無次第先後相、一悟本體，即是工夫的簡易相），兩者互相補足，而非互相排斥。

佛教的學者也有相近的說法：悟（理）可頓，修（行）須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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